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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

奥尼扬戈悄悄为侄子捐出了265美元，
她不知道， 这是帮倒忙，

外国公民或没有绿卡的移民不能政治捐款。

奥巴马姑姑的故事
泽伊图妮·奥尼扬戈于前日在美国去

世， 终年61岁。 她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姑
姑， 肯尼亚非法移民。

这几句话显得奥巴马很绝情。 其实，
奥巴马和奥尼扬戈本来很亲热的。 奥尼扬
戈出生在肯尼亚， 是奥巴马父亲同父异母
的妹妹。 老奥巴马1982年去世后， 奥尼扬
戈一手带大了他留下的6个孩子 。 注意 ，
这6个孩子是奥巴马本人同父异母的手足。
长姑如母， 这位奥尼扬戈姑姑对奥巴马家
族的香火延续是有贡献的。

奥巴马也喜欢这个姑姑。 在1995年出
版的自传 《我父亲的梦想》 里， 奥巴马描
述了他1988年第一次到肯尼亚见到奥尼扬
戈时的情形———奥尼扬戈是个活泼、 骄傲
的女性， 是欢迎他回到老家的第一位肯尼
亚亲戚， “她对我说欢迎回家， 然后吻了
吻我的双颊。”

之后奥尼扬戈多次到了美国， 又回到
肯尼亚 。 但在2000年 ， 在奥巴马的邀请
下 ， 奥尼扬戈获得了赴美探亲签证 。 之
后， 奥尼扬戈就宅在了波士顿。 为什么来
来去去， 偏偏这一次奥尼扬戈没有回去？
我们以君子之心暗忖 ： 奥尼扬戈一定认
为， 奥巴马能帮助她留在美国。 当时， 奥
巴马担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已经3年。

美国的州参议员应该算个官了， 不到
副省也差不多正厅吧 。 美国是个移民国
家， 每年几万人的进入， 留谁不是留呀？
这要是在咱这儿， 甭领导操心， 秘书闹吧
闹吧就底下把事办了。

但是， 看来， 奥巴马没抻这个茬儿。
何以见得？ 2002年， 奥尼扬戈以 “肯尼亚
暴力冲突” 为由申请政治避难 ， 遭到拒
绝。 2004年， 移民法院下了驱逐令， 要求
奥尼扬戈离开美国。 你看， 奥巴马真是一
点忙都不帮， 甚至连招儿也不给支。 奥巴
马这么个讲政治的大人物， 怎么能放任自
己的姑姑以 “肯尼亚暴力冲突” 为由申请
政治避难呢？ 这不仅让自己的故乡在美国
人民面前丢脸， 对自己将来的进步也不好
呀。

奥尼扬戈厚道， 尽管她又穷又病， 但
还是时刻关心奥巴马的进步。 在奥巴马竞
选总统期间， 奥尼扬戈悄悄为侄子捐出了
265美元。 她不知道， 这是帮倒忙。 根据
美国法律， 外国公民或没有绿卡的移民，
不能政治捐款。

2008年11月， 奥巴马选战正烈。 离投
票还有72小时 ， 这个 “违法姑姑 ” 被揭
出， 从天而降砸在奥巴马头上。 这是对手

的阴谋呀，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手。 此
乃寻常战术， 咱中国人也会， 谁要被提拔
了， 马上要上党委会了， 告状信便来了，
铺天盖地。

奥巴马赶紧灭火， 称以前并不知道奥
尼扬戈的非法移民身份， 知道后就再也没
有跟她交谈过 。 奥巴马的竞选团队还宣
布， 将奥尼扬戈捐款退了。

对于奥巴马的大义灭亲， 奥尼扬戈心
碎地把脸埋在手心里哭了起来。 但奥尼扬
戈并不恨奥巴马， 都是那冷酷的资本主义
让亲人陌路。 咱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冷酷
也深有认识， 所以从不会奢望朱棣文、 骆
家辉等中华乡亲， 在中美博弈中照顾咱的
利益。

但这个冷酷的制度没有把奥尼扬戈赶

走， 她躲在波士顿简陋的公有住房里， 而
美国法律禁止政府官员， 从公有住房里赶
走非法移民。

后来， 5月17日， 美国波士顿移民法
院举行了一场长达5小时的听证会， 终于
通过了奥尼扬戈的政治避难申请。 移民法
官批准的理由是： 如果奥尼扬戈回到肯尼
亚， 她可能因与奥巴马总统的关系而陷入
危险。 倒也近人情。

奥尼扬戈终于不再是一名肯尼亚的非

法滞留者， 但她的身份依然属于 “非法移
民”， 一些美国人的福利是享受不到的。

这一次， 奥巴马是否出手暗中相助？
确也真有反对非法移民的组织呼吁奥巴马

下令驱逐奥尼扬戈。 这一回奥尼扬戈聪明
了， 她表示不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奥巴
马， 恨恨状。 但这是政治智慧， 她要保护
奥巴马。 在家里， 奥尼扬戈一直把她与奥
巴马的合影放在最醒目的地方。

奥尼扬戈走了， 奥巴马弟弟马克还在
中国深圳卖烧烤， 个人奋斗求生存。 在美
国， 奥巴马帮不上他姑姑的忙， 显然， 奥
巴马更帮不上在深圳的兄弟的忙， 亚洲再
平衡也没用。

本报记者 黄■■

历经33个小时的颠簸之后， 火车终于
抵达了家乡达州， 谢先梅从最后一节车厢
厕所前巴掌大的空地上坐起来， 拍拍大衣
上被乘客们踩出的脚印， 拖着被压变形的
行李箱下车，开始了她的寻找生母之旅。

这个四川省达州市魁字岩村的姑娘，
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超生”的孩子。年幼
时，村里人逗她：“你是外面捡来的。”家里
人说， 她是幺爸谢运才从计划生育办公室
抱回来的。为了凑足交给计生办的200多元
抚养费，换回这孩子，幺爸把家里两头猪都
卖了。

这种把交不起罚款的超生家庭的孩子

交给单身人士领养的做法 ， 被称为 “调
剂”， 在23年前的达州是一种处理超生婴
儿的举措。 当时， 谢家的房子 “垮得狗都
关不到”， 三十好几的谢运才娶不上媳妇，
同村有个在南外镇打工的人对他说， 要不
去领养个孩子吧———南外计生办现在就有

个女娃。
谢运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描述当时的

场景： 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婴， 裹在脏兮兮
的披风中， 被计生办主任的妻子抱在手
里。 同在办公室里的还有另外七八个单身
汉， 大多穿得比他光鲜， 但这个半岁大后
来取名 “谢先梅” 的女婴偏偏对他展开了
双臂。

“她不要别人抱 ，就是要我抱 ”，到现
在，回忆起最初见面的这种缘分，谢运才的
嗓门还是会一下子提高起来。

那是1991年的冬天。 计生办的人告诉
谢运才，这个女娃生于6月20日。

对计划生育而言，那是不平静的一年。
就在谢先梅出生前一个多月，1991年5月12
日，《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
增长的决定》发布。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
记载称，《决定》指出，要把做好计划生育工
作和完成人口计划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
府及其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

而那年冬天， 这位襁褓中的婴孩对外
界惘然无知， 只咿咿呀呀地跟着谢运才回
到了30公里外的家中。

如今，小婴孩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她肤
色黝黑，穿着荧光色的衣服，头发上戴着塑
料水钻发圈， 脚踩一双后跟上防滑垫已经
磨光的高跟鞋，“啪嗒啪嗒” 清脆利落地走
在达州大街上。 有时她的目光会落在其他
逛街的女人身上， 然后笑着说：“我们这儿
的女孩都很美，皮肤很白，又细腻。就我不
这样，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晒惨了。”

她是在谢运才嫂子的背篓里长大的，
管他的哥嫂叫“爸爸妈妈”，谢运才则是“幺
爸”。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家里
人对她很好， 她甚至觉得自己比亲生的孩
子更有特权：要是与哥哥弟弟起了冲突，她
准是被护着的那个， 挨揍的只会是另外两
个淘气包。

14岁时，养父病重，这个女孩就此离家
出外打工，至今已经是第十年。她跟着哥哥

嫂子，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当过保姆、宾馆
服务员、鞋厂女工与打底裤的质检员。

她觉得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 不能轻
易相信人，也不能给人示弱，不然别人就会
欺负到你头上来。

因此， 要逮着她好好坐下来采访并非
易事。 她不一定会照着约定出现， 有时也
会整天不接电话， 再见时， 或说自己 “有
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也会用不容商量
的口气说 “你就照着之前说的先写呗 ”，
但更熟悉了以后她说， 自己只是不大相信
陌生人。

不管怎样， 在达州市郊外的山坳坳里
成长， 谢先梅从没觉得村里墙上刷的那些
“生儿生女都一样”的白漆标语跟自己有多
大关系。上了小学，她跟着老师学习，逐渐
脑袋里就有了这样的概念： 中国的很多问
题都是因为人太多才产生的， 所以一定要
计划生育。

直到开始寻找亲生父母之前， 她都从
来没特别关注过计生办这个机构。

她没有试过在搜索引擎的网站上输入

“1991年 计划生育”的关键词，否则就会见
到很多同一年出生的网友在各个县城的贴

吧里互相召唤：“吧里91年出生的有几个？
那年计划生育最紧”，“有记得91年计划生
育大会战的吗”。

幺爸谢运才还记得， 那一年在达县乡
间，计划生育风声骤紧。计生办里还设了一
间专门的房间， 那些躲出去生了孩子的妇
女要是回家， 弄不好就会被计生办的人找
去。

谢先梅对这一切全不知情。 她一直觉
得自己是幸运儿，“亲爸妈把我扔掉， 计生
办好心，把我捡回去卖给我幺爸了”。

23年后，寻找亲生母亲的旅程就从南
外计生办这条线索开始。据说，谢先梅是从
南外镇雷音铺七里沟抱来的。七里沟有8个
大队，她腊月十六乘着火车回达州后，一个
挨着一个地寻访， 见到年纪上了四五十岁
的人就问：“这里有没有一户人家， 生了几
个女儿，有一个被计生办抱去了，现在还没
找到的？”

这个问题来源于她从小听说的关于自

己身世的传言：家里的父母很爱打麻将，之
前已经生了大姐、二姐，一看第三胎又是个
女孩，就不想要了。于是三女儿被计生办抱
去，这家人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

因为这个传说， 超生的女孩谢先梅在
很多年里都没想过寻找亲生父母，“就怕跟
传言说的一样， 我是家里多余的女儿。”她
并不知道， 自己的父母其实也一直都在寻
找她。最后，她向当地媒体求助，希望记者
帮自己寻找亲人。

这个一直声称自己“很强悍”“想得开”
的女生也有避不开的弱点： 她渴望别人的
关心。出门打工的第三年，她与一个来自贵
州的男青年坠入爱河， 不管养父母怎么劝
说，都要跟着这男人走。然而被收养的身份
却成了两人之间的一个疙瘩。去年年底，男
友在吵架时冲她吼道：“有人生没人养！”

谢先梅记得很清楚， 这是他第二次这
么说她。第一次是在2009年。

她跟男友回贵州拜访父母， 印象很深

的是男友的父亲这么对人介绍：“她家里什
么人都没有，家人都在地震里死了。”

她觉得自己 “就是这点改不了了 ”，
只要有人给了她一点温暖， 对她的身世表
达了同情， 自己就把对方当朋友， 怎么付
出都不计较， 事后看看， 好多都是骗自己
的。

她与男友分了手，回达州寻亲。她说，
她只想证明一点：“我也是有亲生父母的！”
33个小时火车， 她只吃了一碗老坛酸菜面
和一个苹果， 浅蓝色大衣被上厕所的人踩
得东一个脚印西一个脚印。

关于亲生母亲的线索最后是当地记者

联系了南外镇计生办的负责人之后得来

的。 23年过去， 1991年南外镇计生办主任
李本佑已经瘫痪在床， 却还记得当初镇上
一户姓杨的人家有这么一个小女儿， 是半
岁左右被抱来计生办的。 这家人所住的方
向， 与当初告诉谢运才的线索刚好是相反
的。

谢先梅自己扛着一箱牛奶去看望了李

主任， 已在垂暮之年的老者告诉她：“当年

我也是没办法，上面逼得紧。”
他还特别强调： 自己在她生母家上房

揭瓦的时候， 把瓦片一片片整整齐齐地叠
放在屋边，一片也没弄碎。

但床前的谢先梅几乎立刻领悟了话里

的另一层含义： 当初父母是不得已才把自
己送走的。她心里一下子全是阳光。

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以后， 谢先梅和
生母对着一家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分别讲

述了自己的故事。
生母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 按照计划

生育政策，生下了大女儿之后，她就戴上了
避孕环，但避孕屡屡失败，她已经堕胎了十
一二次。

“我以前还是村里面的干部呢”，亲生
母亲带着一丝苦笑说。 最初都是主动堕胎
的，后来就变成了强制引产。

1991年， 再也不想堕胎的生母怀着谢
先梅逃离了达县。 她与丈夫在开江一户素
不相识的人家生下了小女儿。回家后，计生
办向他们提出了8500元的超生罚款。

“没有交钱，他就把我们母子弄到公
社去，公社去住了两晚上，就住的他们那个
办公室，就在椅子上坐了两晚上，坐了两晚
上我实在交不出来钱，又把我放回去了，到
10月份他就来抱了娃。”

谢先梅初听到这段故事的时候， 跟生
母抱头痛哭。

时间长了，她开始想，能不能向计生办
“讨个说法”？“就算让他们赔给我一块钱都
好，不是为钱，就是让他们认个错”。

但曾经热情接待过谢先梅的计生办现

任主任如今都不愿向媒体证实是自己转告

寻亲最重要的线索。因为“怕计生办以后给
麻烦”，她的生母也开始回避采访，只有谢
先梅还耐心地接待着远道而来的记者。

她眼下最关心的就一点： 计生办派出
所，能把我身份证上的日期改过来吗？

谢先梅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93
年。以前她要求派出所改，对方总说，得有
出生时的原始户籍资料才行。

4月下旬，谢先梅与白皙、漂亮的亲生
姐姐相约一起逛街。 她没有踏进那些挂着
漂亮衣服的商店。待姐姐坐上出租车离开，
她转进另一家更便宜的地下商场， 精挑细
选后，花8块钱买了一副镶满水钻的红色墨
镜。

在一间快餐店， 她开心地戴上墨镜自
拍， 随即目光又被在游乐区玩耍的孩子们
吸引了过去。她说：“至少现在，他们这一代
人， 不会遭遇我这样的事情了吧？”

陪量子力学玩到82岁
本报记者 张 鹏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82岁的物理学家
钱伯初似乎还沉浸在讲台上， 嘴中含混地
冒出“方程”、“数据”这样的字眼。

就在他病重的最后几个月， 兰州大学
物理学院的一位年轻老师带着孩子去病房

探望老人， 钱伯初躺在病床上和他聊了两
个多小时的量子力学。直到孩子饿哭了，钱
先生才容许他离开。

2014年4月30日，钱伯初走了。他完成
了自己的誓言：“我想在讲台上讲到80岁，
还是讲我的基础课。”今年春节前，他还受
邀在西安交通大学讲授量子力学。

此前， 糖尿病一直以惊人的速度侵蚀
着老人的身体。食道下支架的时候，钱老还
和主治医生谈笑风生，一切仿佛还来得及。
但最终食道癌还是无情地带走了他。

“我们永远怀念他。他‘我教书，我快乐’
的名言，不时在我们耳边回响。”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发来的唁电中说。

怀念之情，跃然纸上。落款是“学生葛
墨林”，恭恭敬敬。

作为被称为中国量子物理界 “四剑
客” 之一的物理学家， 钱伯初将大半生的
光阴倾注在了讲台上。 从1957年， 他开始
在兰州大学工作算起， 直到他生命中的最
后一年 ， 量子力学的讲台他一站就是57
年。

兰大物理学院的很多教授， 都领略过
钱先生讲台上的风采。 钱先生四季穿同一
款式的衣服，只是冬天会多顶帽子。钱先生
的课讲得清晰、有条理，板书工整，“经常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 没有一分钟是浪费
的”。

钱先生的课堂， 向来都是要提前占座
位的。去迟了，便只能坐在过道里。在兰大
物理学院， 不少人都有逃课听钱先生讲课
的经历。

“坐在第一排，感觉不一样，先生的声
音很洪亮， 仿佛是在给我一个人讲似的。”
一位年轻老师回忆说。

只要年轻人向他请教学问， 钱先生从
不吝惜时间。不管是课前课后，总有人在楼
道里追着钱老问问题。 有位女老师在往返
校区的校车上遇到了钱伯初， 两人便从电
动力学、高斯定理再到教学方法，一直聊到
下车。

钱伯初有一句名言 ：“我经常告诫自
己， 千万不能让量子力学在我的手上老
化。”

他在三尺讲台上实现了自己的这一诺

言。 钱老于2003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后，
写了《我的教书生涯》一文，文章附于那本
流传甚广的量子力学教材之后，文中写道：
“量子力学诞生至今， 历经80年实践检验，
基本原理也保持不变。但是，讲好一门课，
靠照本宣科是绝对不行的， 还必须有刻苦
深入的教学研究工作。”

“最难讲的”量子力学，钱伯初一讲就
是57年，但常讲常新，总有新内容、新方法。

在这位物理学家看来，“重科研， 轻教
学” 的观点相当大程度地压抑了教师进行
教学研究的积极性， 延缓了课程内容的改
革更新。

因为长期坚持教学研究， 钱伯初经常
扮演“消防队员”的角色———每逢某门基础

课“缺人”，他总是顶上去。
上个世纪80年代， 中国物理学界举行

大规模的CUSPER考试 （赴美攻读物理类
博士研究生的选拔考试，记者注），兰州大
学多次获得团体及个人总分第一名， 震惊
业界。钱伯初正是幕后“主教练”。

“钱先生可惜了！钱先生是全国的量子
力学权威， 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如何把量

子力学教好。专门搞好教学，不搞科研，把
毕生的精力统统放在量子力学上， 这不简
单。”他昔日的系主任、物理学家、86岁高龄
的段一士教授评价说。

跟中国的许多老派知识分子一样，钱
伯初的一生起起落落，因政治的原因曾“并
不顺意”，但他总能找到人生的乐趣，抵消
这些负能量。

翻开这段写于1996年的日记， 不难勾
勒出这个倔强而又执着的人的内心情

趣———修理马桶盖、 补沙发这样的生活琐
事他不嫌琐碎，下厨做了一顿无锡排骨，他
还不忘评价说“（味道）极佳”。事实上，即使
晚年他得了糖尿病， 偏爱甜食的习惯也并
未改变。

钱伯初酷爱打乒乓球。 在他生前居住
的简陋的寓所，挨着狭窄床边的木桌上，除
了堆满的书， 就是各种散落的乒乓球拍和
胶皮。

他在其中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赢了范
先令”，并称这是“大有收获的一天”，并特
别用红色的笔标出来。 范是当时兰大数学
系的教授， 乒乓球技艺在兰大教授圈里数
一数二。

钱伯初嗜棋， 曾和国手对弈， 不分上
下。曾有人目睹过这一幕：在一块羽毛球场
地前的空地上，摆满了几张桌子，众多围棋
爱好者慕名前来，希望和钱先生交手。钱先
生应战，索性背起手，同时和数十人踱步对
弈。

单看先生的书架， 会误以为这是一位
文学教授。除了他钟爱的围棋棋局，还有满
架的推理小说。他还喜欢武侠剧，日记里甚
至还保留了他观看《唐伯虎点秋香》一剧的
记录。

“他就是一个老顽童， 玩得特别认真。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快意人生。” 女儿钱
秉中禁不住乐了， 沉浸在温馨的回忆中。

有意思的是，就在女儿高考前，这位物
理学家竟经常陪女儿打麻将， 用这样的方
式给女儿减压。

钱伯初走后，不断有人去吊唁先生。来
吊唁的人惊讶地发现， 一代大家竟蜗居在
幽暗的斗室，屋内陈设极其简朴，除了被包
围的各种书籍 ，别无长物。

有学生为钱先生撰写了一挽联： “量
子普物六十载， 棋案球台伴一生。” 横批
曰： “自得其乐”。

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

报人

世说新语

华中央：落泪

在陕西商南县城中心的大广场上，
一场看起来阳光透明的“广场问政”中，
从乡镇一级级干上来的华中央遭遇了

“滑铁卢”———因涉嫌私设小金库， 他被
就地免职。

被问责的其他官员顶多心虚胆颤、
脸红冒汗， 而华中央却当场捂脸落泪，哽
咽不已。没人知道他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而悔恨交加，还是感觉人格的尊严被这
个形式大于内容的“大场面”所捉弄。

商南县已经搞过5次“广场问政”，而
这次，县委常委们悉数到场；县纪委早已
介入华中央的违纪问题却按兵不动，非
得“临时”到广场集体研究才行；事先拍
好的暗访视频，也要等到问政时，才作为
证据兼“道具”当众播放。所有的一切，似
乎只有在众目睽睽之下“果敢”一番，才
能显示出刮骨疗伤的胆识和决心。

压轴片段是县委常委们现场开会，
当机立断， 免去华中央县疾控中心主任
的职务。“如果这算作秀 ， 那也是应该
的。” 县委书记陆邦柱的话意味深长。

把问政环节的高潮迭起和戏剧化恰

到好处地衔接在一起，不可谓不高明。只
是，当处分完华中央，当群众释放完难得
的快意之后， 却难以看到理性并常态化
的制度力量。

戴老板：房东
上海虹口一栋老式居民楼倒塌，神

秘的“戴老板”浮出水面。戴老板是谁？
有居民说， 他转租这些待拆迁的民

房已经超过10年， 是楼房倒塌所造成一
位死者的房东；有居民说，戴老板很有能
耐，得常备中华烟伺候着，才能“套套近
乎”；还有人说的更直接，戴老板就来自
“拆房队”，意即“动迁组”。

当记者来到虹口区旧房改造与拆迁

指挥部嘉兴社区分指挥部，寻找戴老板，
一名主任打起了太极。先是敷衍了事，然
后抢夺记者的录音笔，大有“此地无银三
百两”之势。

戴老板有什么神通，这般神秘？让人
觉得越来越蹊跷。也许，塌楼背后藏着的
不止一个“戴老板”。不论怎样，这重重的
幕后，似乎闪现着权力张牙舞爪的影子。
而这栋吃人的短命楼， 更像是一场猛于
虎的人祸。

徐善萍：剃光头

温州女校长徐善萍以后可以被称作

“徐守信”了。她与学校老师“打赌”，以期
解决学生的厌学、网瘾问题，“赌注”是自
己剃光头。

可怜的徐校长没有赢得这场对赌，
她将自己本就不长的头发剃得干干净

净。这个心怀爱美之心的80后女老师“出
门都要戴帽子，“五一”都不敢见父母”，但
是面对记者，却是一脸坦然，言笑无惧。

据说，在学生们眼中，徐善萍比以前
更加亲切了，该校老师也为之感动。不少网
友看到报道后纷纷点赞，为其“契约精神”。

“其实我早有预谋。”在参加完一场
教育培训， 突发灵感的徐校长便决定想
法子教育学生们如何“言而有信”。不知
徐校长有无受前段时间咸宁吻猪校长洪

耀明的启发，但至少法子如出一辙。
可能后面还跟着一大波校长 “效

尤”。所谓的“师道尊严”姑且不说，如果
以“赌”来教“信”，一而再，再而三，恐怕
人们看到的不再是“契约精神”，而是满
满的“娱乐精神”。

麦肯娜：乞讨

60岁的麦肯娜已经满脸皱纹， 她流
落在美国街头，靠卖艺乞讨为生。她说假
如走运的话，每天在街上能赚到7美元左
右。

几乎没人记得起这个干瘪的老太昔

日的光彩。她拿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偶
尔会向人介绍自己曾做《花花公子》模特
女郎时鲜亮的岁月。她还有个“蜘蛛女”
的称号， 因为身体柔软到可以将腿从后
背搭到肩头，模仿蜘蛛行走。

只是所谓的成名爆红， 放在时间长
河里看，不过是一束烟花。曾经名利场上
的当红女模，沦落为今日的街头乞丐，期
间的逆转与改变，让人唏嘘不已。

幸运的是， 岁月还是给麦肯娜留了
些东西， 比如她乞讨时依然戴着的白色
项链和金色的耳钉，涂成紫红色的指甲，
还有柔软的身体和嘴角的微笑———它

们， 并没有被时光和任何不确定性轻易
击败。

宣金学


